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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珍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必定会热爱书
院。去万松浦书院的路上，热情的阳光
给卧在山脚下的小村庄裹上了一层金
灿灿的霞帔，挂满了果实的苹果树、葡
萄树、梨树实在是太多了，漫
山遍野都是。沉醉在浓得化
不开的果香里，我突然想起
张炜的自传《游走：从少年到
青年》里对联合中学环境的
精彩描写。

“地处海滨，在一片果园
的包围之中，校舍是一排排
红砖瓦房，被大片绿树掩映，
连阔大的操场也罩在了林子
里。这里的春夏秋冬四个季
节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春天是密密的苹果花和
李子花，是一群群的蜂蝶和
小鸟；夏天有流经园里的河渠、不远处
的大海，让我们玩得尽兴；秋天果实累
累，园径上花丛盛开，花果把人簇拥起
来；冬天有遗落枝头的冻果，有高高的
雪岭……”这些刻在心上让人热泪满盈
的纯净和美好，应该无数次打湿了这个
多情少年执着的梦乡吧。

初秋的风掀起松涛阵阵，循着芦青
河缓缓流淌的水声，我们走进万松浦书
院，走进了这座既传承古代书院精神，
又极具现代文明气息的文化之地。隐在

松林里的书院绿荫铺地，鸟鸣啁啾，蝉
声如歌。热烈的阳光铺在黑色玄武岩铺
就的小路上，裹在古朴典雅的书院建筑
上。置身于这座安谧而肃穆的园林里，
嗅闻着袅袅的墨香、花香、青草香，面对
着自由自在爬满了墙面的绿油油的藤
蔓植物，以及为了保护原生树木而不时

凹进去的那些墙基和拐了弯的石径，我
发现，集深邃的思想和悠远的情怀于一
身的万松浦书院，在努力传播和弘扬文
化的同时，也给予了所有生命足够的尊
重和珍惜。

万松浦书院的书籍是必须用海量
来形容的，不说老舍、茅盾、沈从文，也
不说胡适、巴金和鲁迅，单就当代文学
大家张炜的书来说，其数量之多和质量
之高就足以让初次来访的读者激情澎
湃了。面对着透明展示柜里一部部光芒

四射的书籍，我贪婪的目光已经是应接
不暇了。

蓝色的河流，洁白的鸥鸟，透过《芦
青河告诉我》纯净的封面画，我想起《游
走：从少年到青年》里的张炜，一个善于
思考的善良的农村少年，一个始终保持
着童心和诗心的兔子作家，他一直用比

芦青河河水还清亮的眼神阅
读故乡，用比海水还澄澈的心
灵书写故乡。当他瘦瘦的身体
从低矮的炕桌边起身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泛着浓浓墨香的
阳光已经紧紧地将他包裹住
了。

万松浦书院有许多人物
的照片和肖像，中国的外国
的，古代的现代的，有名的普
通的，文学家、诗人、贤人君
子……但是人物的雕像只有
一座，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
家、思想家、民主战士鲁迅先

生。书院把鲁迅先生的雕像端端正正地
安放在这里，安放在葱葱郁郁的苍松翠
柏之间，当是极具智慧与理性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恋恋不舍地走
出书院大门时，我一直在心底翻来覆去
地诵读这些分量很重的名句，在我感性
与理性相融的思悟中，这也应该是书院
的美好愿望和伟大的历史使命吧。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东
营市文联签约作家）

□扈永明

你见过大枣在枝梢上的模样
吗？你见过枣农九月的笑容吗？青天
碧落下，红绿的枣子闪烁着光影，就
是蔡峪最忙碌的时候了。

沿着小路走上山坡，远远望见
一片又一片低矮的枣树，在初秋的
风里起舞，迎着爽朗的阳光，或许此
刻它们是欢乐的。枣树天然带有一
种坚韧和倔强，与山间的岩石不同，
向下扎根，让根脉贴近大地，又向外
生长，用枝叶支撑起小小的一方天
地。

它们追寻着生命本真的密码，
在山坡上回顾春夏，又积攒起对于
明天的希望。路过的游人、往来的客
商、天边缓慢飞过的白鹭，无一不是
这盛大秋天的组成。我数不清枣树
等待了多少年，终于将花朵凝聚成
果实，又在某个不知名的下午让第
一颗大枣落地。全红的枣子静静躺
在地上，喟叹着秋雨的来去。

“要是不下雨就好了……”枣树
不怕风吹日晒，更不怕雨水，可是每
当烈日一步步走下山坡，秋风布散
清凉之时，雨水就意味着生命的加
速。每个枣都有自己的枣核，每个枣
都曾经是一朵枣花，它们以后或许
也会成为一棵枣树。枣对于蔡峪的
村民而言，是柴米油盐，也是绵延不
绝的期盼。他们乐于与你分享这期
盼，如果路过这里，却没有吃到一颗
枣，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过错。看到
陌生的客人，枣农会从园里捧出一
把通红的枣子，邀你坐下，给你分享
无数光阴的故事。

“原来它们从前是酸枣树嫁接
的啊！”

“是呀，这样的枣树不易得病，
而且结的枣子更大更甜。”

我从枣树的间隙中走过，先前
熟透的红枣就那样静悄悄地与我对
望，它们坐在地上，抬头看向天空。

“太可惜了，这么多枣都掉在地上，
它们都烂掉了。”

没有人能够决定这个季节雨水
的行踪，枣树做不到，枣农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大部分枣会被送往远
方，小部分则回归泥土，它们带有自
然的使命。枣园与蔡峪紧紧相连，交
错的小路就是村庄与大山的血管。
有风穿过枣叶，大地的呼吸就有了
形状，波涛起伏中沙沙作响的声音，
分明是凝聚的峰峦和消散的云雾。

霞光缀满远山的衣衫，洁白的
水鸟翩跹划过，太阳变得越发饱满，
我拾起来一枚红透的枣，放在手心，
借着落日晚照，随着枣农们缓缓回
流到炊烟袅袅的村庄。在潍坊的南
部，临朐的腹心，石家河的蔡峪，群
山环绕、弥水纤纤的地方，那里的山
原上生长着数不尽的枣树。

(本文作者为潍坊市作协会员，
现就职于临朐县民政局)

蔡峪枣秋

书卷多情似故人
□陈离咎

最近几年，我甚少出远门，每逢周末，就在
自己城市的各个角落随便逛一逛。城市虽小，
山水俱全，虽然不是名山大河，但各有可爱之
处。山水之外，我最喜欢探访各处寺庙。

有寺庙处，往往有山水，既访寺庙，也观山
水，一举两得。整个城市，大的寺庙去的差不多
了，就找小的寺庙庵祠，连那种小小的神祠也
访过不少。城区的关帝庙，既宏大又古老、热
闹，离我工作的地方也不远，但我竟然一直无
缘进入，说来岂不奇怪?

这座关帝庙的建设面积现已近3000平方
米，据说始建于明崇祯年间，近年来不断重修，
最近一次去，仍在扩大重修中。好多年前，我就
想去看看了，但第一次去的时候，关庙没有对
外开放，我只好先观赏了门前一对明朝风格的
石狮子。隔了一段时间再去，正在重修动工，不
方便进去。重光大庆典时，我又因为忙着工作
错过。后面又去了几次，不是塞车被迫放弃，就
是修缮动工不便进入。总之，始终缘悭一面。古
有刘关张三顾茅庐，今有我屡访关庙不见，好
事多磨。

我一度怀疑我与关公无缘，可其他处的关
庙我可是去了不少，只能说是我与此处关帝庙
缘分未到。张潮在《幽梦影》论山水一章中说：

“游玩山水，亦复有缘；苟机缘未至，则虽近在
数十里之内亦无暇到也。”刚好与我这经历吻
合，令我心生共鸣。不过下次有空，我还是要再
去试试我与关二爷的缘分。

（本文作者为独立音乐人）

访关庙不见
【【原原乡乡切切片片】】

□邢新锋

7月的一天，骑友起弟打电话：“今天雨过天
晴，不算很热，叫上发哥，去黄河大堤骑行吧？去
鄄城网红大堤看看。”

8：50我们从县城出发，40分钟后到达黄河
大堤。一上大堤，顿感心旷神怡，大草坪下的平
地上耸起一行行的杨树柳树，这些树在平地上
是要仰视的，在这高出平地6米的大堤上，可以
轻松看到树冠——— 这些树在发生汛情时是要派
上用场的；再往里就是已经出天穗的玉米，像一
个个举着戟的卫兵似
的：生命在这个季节都
爆发出了最蓬勃的活
力。

骑行到鄄城境内，
见到路标、村名牌还有
黄河堤防等几处都写着

“江苏坝”“江苏坝村”
“江苏亭”，让人疑惑，这
黄河堤防跟江苏有什么
关系。看到“江苏亭”一
处车辆不少，我们也下
车到坝头看看去。这是
我们在东明、牡丹区、鄄城三个县区的黄河堤防
上见到的最漂亮、最壮观的坝头。坝头中间有个
雕塑——— 镇河牛，卷曲着腿，头昂着，眼瞪着，一
副黄河如有险情就立马跃出的样子。

站在“江苏亭”上，一阵阵清凉的风吹来，人
们都在扶栏远眺。坝头的西、北、东都被黄河水
包围着。“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看那浑浊的黄河水从西滚滚而来，虽无“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打着漩涡又快速漩得
无影无踪，仍然能让人感到它的雄浑和威力。两
坝头之间看似闲逛的黄河水，也时不时给你急
速漩起个漩涡，然后逗你玩似的潇洒离开，再
看，不见了。起弟指着漩涡说，“别看这水流得不
急，漩涡不大，再好的游泳好手也经不起它。”他
老家离黄河近，对黄河熟悉些。

这“江苏坝”“江苏坝村”“江苏亭”，跟江苏
省还真有关系呢！1925年，黄河水从现在的江苏

坝溃堤，水患波及苏北。次年，苏北民众筹款20
万元，出钱出力，在苏泗庄以上筑起10道挑水
坝，以保安澜，称之为江苏坝。工程结束后，部分
苏北民众没有返回故土，而是在江苏坝附近落
户定居，形成村落，就是如今的江苏坝村。

从江苏坝又重新出发，感觉天越来越热，车
子越蹬越沉，让发哥看看我车子轮胎气是不是
不足了。发哥说，气足。我知道，是我力不足了。
起弟一马当先，发哥居中，一开始，还能看见他
们的身影，转了个弯，已难以“望其项背”了，就
那样机械地一下一下蹬着。忽然，后面传来一个

清脆有力的声音：“跟
上，别落下，大叔！”我也
下意识应了一声“好”。
原来是位娇小的女子，
她们一行六人，四男两
女，穿着正规骑行服，风
驰电掣般地从我身旁飘
过，来自陌生人的鼓励
也给了我前行的力量。

吃过饭，再上黄河
大堤，我心里打鼓，要不
要继续往前走？到目的
地还有15公里，也是不

短的路程，现在都已腿疼。又一想，不能一有困
难就发憷，越想困难越大，不能重蹈王安石游褒
禅山的覆辙。继续蹬车前行，“路虽远，行则将
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到了网红大堤——— 旧城黄河大堤，当地人
也不谦虚，直接名之“旧城黄河大堤大草原”。跟
想象的差不多，堤高些，坡缓些，面积大些，人也
不少，只是没有树荫，下午两点多，正是天热的
时候，汗珠一直往外冒。呆了不到十分钟，我们
一商量，撤吧！真是骑行五小时，看景十分钟。

晚上七点半，终于回到县城，比预计提前了
半个小时。妻说：“何苦呢！骑行一天，晒黑好几
圈，身上疼了几天。仨人都有车，想向哪去，开车
不就过去了。”骑车去和开车去意义不一样，人
嘛，有时就要挑战一下自己，逼自己一把。要不
咋知道自己还能一天骑行120公里呢。

（本文作者任职于东明县第一中学）

骑行黄河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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